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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圕”字的发明与使用史探析
∗

□苏全有

　　摘要　作为“图书馆”三个字缩写的“圕”字发明于何时? 众说纷纭,大致时间是酝酿于１９２４
年或之前数年间,１９２６年杜定友日本之行使之明确化.发明的促动因素,在于节省书写笔画.２０
世纪２０年代末,得到了日本和我国“中华图书馆协会”的认可.“圕”字的使用一直延续至今,其

中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较为流行,其他时段较少.有关“圕”字的社会认知,民国时期以认同为主,新

中国成立后否定论有所抬头.未来“圕”字还会继续存在,并产生新的影响,升华出新的意义.
关键词　圕　杜定友　中日交流

分类号　G２５０．９
DOI　１０．１６６０３/j．issn１００２－１０２７．２０１９．０４．０１３

　　“圕”字作为“图书馆”三字的缩写,学术界对之

有一定研究.在国内,主要是范凡的论文«杜定友访

日开启中日图书馆学双向交流的“圕时代”»[１],该文

的主旨在于提出了１９２７~１９５１年之间的“圕时代”,
同时也梳理了“圕”字在日本的使用情况;此外,康君

的博客文章谈到了有“圕”字的藏书票及藏书印[２],
另有新闻报道有所触及[３].海外方面,主要是日本

松见 弘 道 所 著 «中 国 现 代 图 书 馆 学 家———杜 定

友»[４],文章介绍了“圕”字在日本的使用情况,包括

«圕»«圕研究»等刊物的创办.总体来看,“圕”字的

身世问题仍处于模糊和朦胧的状态,如发明时间及

过程、社会反应、使用情况等,都有待于深入细致地

研究.

１　“圕”字的诞生

“圕”字的诞生,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,一是发明

时间和发明权的归属,二是发明的缘由及其确认.
１．１　“圕”的发明时间及发明人

首先,“圕”字是后造字.“圕”字在我国古代,本
人经多方爬梳,基本上可以断言应该没有,中国基本

古籍库中检索到的清代木犀香馆刻本、胡培翚«仪礼

正义»卷十八及清代稿本、蒋清翊«纬学原流兴废考»
卷中的“圕”,是误讹! 所以,这是后造字,当无疑问.

那么,“圕”字是谁发明的? 何时发明? 目前学

术界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发明人杜定友,而是发

明的时间.
一说是１９２４年或更早:王启云在«图书馆学散

论»一书中说,圕字是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于

１９２４年发明的[５].这是指明杜定友发明“圕”字的

最早年份,可惜没有注明出处.１９５１年杜定友出版

的«新圕手册»弁言注曰:“圕:代‘图书馆’三字,仍读

曰‘图书馆’,为１９２４年编者所创造.”[６]１９８７年,杜
定友之女杜燕在«慈父杜定友回忆录»中载道:１９２４
年“９月,受聘兼任江苏第二师范学校,讲授圕学课

程.在这期间,父亲创造发明了‘圕’新字.因为做

图书馆工作,三句不离本行,无论在写作文字上或图

书馆工作上,都嫌‘图书馆’三字太麻烦,将三个字并

成一个字,‘三合一’成为一个合体字‘圕’,多简单方

便呀! 我的见解是一个大框中都是书,这不就是图

书馆了吗?!”[７]这里杜燕提到的“在这期间”,有可能

不是单指１９２４年,而是１９２２－１９２４年之间(即杜定

友留学归国初期)甚至更早.
一说是１９２５年:关于“圕”字,日本认为是自己

所创.«大汉和辞典»载:“这个字是于１９２５年(大正

１４年)在日本创造的,用来表示‘图书馆’的含义.”
“虽然被称之为‘国字’(即日本人创造的汉字,并非

来源于中国),但这个字的作者是中华民国人杜定

友.因‘在日本创造的汉字便是国字’,所以将其归

类为‘国字’.”[８]

还有一种说法是１９２６年:日本人之所以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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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圕”字诞生于日本,与杜定友访日有关.１９３４年,
间宫不二雄在日本«圕研究»上发表«“圕”一字生立

记»一文,记载了他与杜定友之间的一段谈话.１９２６
年７月“某天夜里,我们作为图书馆的从业者,随着

研究的深入,不得不越来越多的在论文中使用‘图书

馆’三个字.然而同时写三个字是一件十分愚蠢的

事情.三个字笔画加起来都要４０划了,实在是降低

效率,并且也不利于节省纸张.杜先生很早就开始

考虑这件事情,并且采用‘圕’这一汉字来表示图书

馆的含义(关于此事的记述发表在大正１５年１０月

１５日发行的«圕»杂志卷首),并对此询问我的意见.
我认为,汉字就应该随着需要不断创造.恰巧也有

人提 出 要 随 着 时 代 变 化 不 断 增 加 外 国 的 词 汇

(Word).并且,‘圕’一字的外形也深得我心,因而

我更加赞同采用这一汉字.当时正我在筹划发行与

圕相关的杂志,决定这一汉字铸好字型从杂志的创

刊号一直刊印到第六号.我将这一计划告诉给杜先

生后,杜先生十分开心,并希望杂志能够早日面世.
新杂志准备妥当,并于大正１５年１０月１５日以‘圕’
为标题发行了第一卷第一号.内容中‘图书馆’三个

字全部以‘圕’代替,我将杂志也送与杜先生等熟

人.”文尾间宫不二雄总结认为,“中国人作为父亲,
日本作为其诞生地,新出生的‘圕’在中日两国之间

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.作为倡议者的杜先生一定对

此十分满意,我作为这一汉字的‘助产婆’,也十分希

望这一汉字可以健康成长.”[９]

杜燕对于“日本圕界人士对父亲创造的‘圕’新
字极为赞赏,并以此字作为新创杂志之名称,以作纪

念”十分认可,认为这是“友邦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

我们中国人强[１０]”.
王子舟在«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»一书中说:

民国十五年(１９２６),杜定友因在图书馆学著述中,大
量重复使用“图书馆”三字,嫌其笔画繁多,于是就想

到了能否简化,并发明了用“圕”来代替,读音仍

旧[１１].这里,也是强调杜定友是在 １９２６ 年发明

“圕”字.
最晚的说法是１９２７年:１９４３年,钱亚新在«文

化先锋»上发表«图书馆漫谈»一文,文章第一部分是

“从‘圕’谈起”,文章道:“‘圕’是什么字? 康熙字典

上查不到,中华大字典上也查不到,就是较近出版的

«王云五大辞典»上,仍旧查不到.但是无论何人一

看,稍加思索．就不难望文生义的.一瞧,这字的四

周是一个‘口’,不是像一所房子吗? 中间放着的不

是‘書’吗? 放着‘書’的房子不就是图书馆吗? 因此

这字的形体与图书馆三个字虽然不同,但其声音和

意义,却与图书馆完全一致的.”“这字在字典上没

有,那么是谁创造的? 是一位现在大名鼎鼎的‘圕’
学家杜定友先生.据说杜先生于民国１０年自海外

学成回国,就立下了一个心愿,决定以全副精神,来
倡导我国的‘圕’,为其终身的职业.大约在民国１６
年,有一天,杜先生坐在‘圕’中,埋头苦干,偶一环

顾,但见四壁图书,琳琅满目,生生欲动,似有所言.
杜先生不觉触景生情,觉得再没有比‘圕’一字,更能

把整个的图书馆之意义表现得更清楚而确切的了.
他高兴得无以复加,他随手濡笔挥毫,写成一篇讨论

的文字,题为‘圕’,送登中华图书馆协会主编的«图
书馆学季刊»,与海内同志作为商榷[１２]”.

尽管是杜定友的学生,可钱亚新回忆文章提到

杜定友发明“圕”的时间是民国１６年,即１９２７年,
有误.

上述说法以１９２４年和１９２６年最具代表性.在

今天看来,简单地将发明时间固定在一个节点上,并
不足取,因为杜定友发明“圕”字并非突发奇想,而是

有一个过程,大致时间在１９２４年或之前数年间即有

酝酿,１９２６年日本之行使之明确化.
至于发明人,本不存在争议,主要出入在于对日

本的作用的认定上.对此,日本夸大自身作用不符

合事实.正如陈伯逵所道:“‘圕’字乃‘图书馆’三字

之简写.始创者,为南海杜子定友,杜子为吾国近时

国学专家之一.致力于圕界,已近十载.今夏东渡

日本考察彼邦之圕情形.牍次,以此字告之.彼邦

人士,如获拱壁.更发行杂志,以此字命名.最近寄

来多本,我国人士咸曰:‘此日本之新字也’.一字而

兼三字之意义,可称为文字上之别开生面者.而究

其实际,至为可笑,盖此字确实是国产,非日货也.
杜子创造也,久矣.其于行文之间,亦用之久矣.惜

他人未敢用,而日人用之,故觉来自日本.是犹日人

信仰阳明学说,于阳明之学,多所阐发.故吾国人几

疑‘即知即行’之说,亦日本之学也.先后一辙,良可

叹也,换言之日人所以用之之原因,即得于阳明‘即
知即行’学说.事事如此,故其民强,其国亦强[１３].”

附带提及,２０世纪下半叶“台湾媒体报道,念做

‘图书馆’的‘圕’,一个字有三个读音,有一说这个字

是毛泽东为了简易自创出来的[１４]”.
１．２　“圕”字的发明缘由及其确认

作为民国时期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,杜定友

之所以发明“圕”字,正如上文所及,确实有节省书写

笔画的初始意图.对此,他曾有详细的阐释.

３０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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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５日,在上引日本人创办的杂志

«圕»上,刊载有杜定友用英文书写的声明:我创造的

这个“圕”字,让中国和日本的朋友都更方便.因为

“图书馆”这个术语使用很多,生活中可能需要写上

成千上万次.而使用这个简写可以节省很多时间.
圕来自“图”和“书”,外面的“口”子框,汉语意思是

“边界”或“地方”,比如“国”和“园”,它这里表示“图
书馆”,藏书之地.如果我们去掉下面的一横,意思

就是“图书”,或者“藏书”,像 M,F先生说的那样“这
个字没有地板”.[１５]

１９２７年１２月,杜定友发文进行了更为详细的

说明.“定友从事于图书馆事业,将近十稔,间常与

友朋通信往还,及偶属笔为文,无不及‘图书馆’三
字.数载以来,书此三字,不知几千万次.窃以

‘图书馆’三字,笔画繁多,不便书写;撰述之时,每感

‘欲速不达’之苦,且于时间精力两不经济.因私拟

‘圕’以代之.读音则仍旧,按此新字从□从书.
此字除书写撰述之外,亦可作为我图书馆界之

特殊符号.犹国旗之于一国,会章之于一会;令人一

望而知,以引起各界人士,对于图书馆之注意.深望

各同志一致采用,于时间精力,或不无少补也[１６].”
１９２８年,日本«圕研究»杂志载文«关于“圕”一

字»,认为“‘圕’一汉字为中华民国杜定友先生创设,
因为其论文中大量出现相同字符,考量到经济便利

等诸多因素,因而创造了‘圕’这一汉字.”“本杂志所

使用‘图书馆’一词约３５０处,若使用‘圕’代替,可以

节省将近７００字[１７].”
上引材料说明,杜定友发明“圕”字,动因出于便

捷、节约,且能形象代表图书馆,同时有助于图书馆

的宣传.至于“圕”字的确认,体现在国内外两个

方面.
杜定友发明了“圕”字之后,首先得到了日本图

书馆界同行的力挺.１９２６年杜定友访日后日本就

创办了«圕»杂志,正如杜定友所道:“今夏定友旅行

日本,偶及此字,颇为彼邦人士所赞许.日图书馆

界,特发行杂志一种,则以此字为名称,藉以提倡,并
永久纪念定友旅日之行云.日人对于新制之采

用,其神速有如此! 现该字已通行日本全国图书馆,
则我国固未可后人也[１８].”１９８４年,松见弘道在日本

图书馆情报学会主办的刊物上载文说,“距今５６年

前杜老在间宫家逗留期间详细说明了自己所设计的

‘圕’字并完全博得间宫老共鸣的基础上而确定下来

的.关于这件事,在«圕研究»总第７卷第４期上刊

有杜老的回忆文章[１９].”间宫家在日本大阪市北区

木幡町２１番地[２０],１９２８年,间宫主持建立的日本青

年图书馆联盟创建了联盟刊物,刊名就叫«圕研

究»[２１].
在我国,１９２９年１月底,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

次年会召开,２９日上午分组会议,行政组讨论“杜定

友提采用‘圕’新字案,议决通过[２２].”年会上还通过

了“组织地方图馆事业指导圕案”,“圕上冠以地方两

字者乃专指属地方性质之小规模有如市区村乡

等[２３]”.该会１９３３年出版的«中华图书馆协会概

况»中第一项“图书馆行政之促进”,列入了“圕”字的

推广要求:“‘圕’新字　此新字乃图书馆三字之缩

写,于图书馆界同人事务上极为经济便利,故应用颇

广[２４]”.
钱亚新也分析了“圕”字被确认的原因,他说:

“因为这‘圕’一字,既能表情达意,又便于书写,兼之

与我国六书造字的原则也相契合,所以为时不久,即
风行全国,甚至日本国界,也一见倾心,就正式采用,
不遗余力了.后来经过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年会通过

请全国的‘圕’界、学术界、出版界一体采用.所以现

在不但书报中可以见到,就是一般的民众也都认识

和使用了.甚至最新的电报号码书里也已录入.如

其有人不信,那么请查一查０９５９这个电报号码,到
底是代表什么字呢?[２５]”

１９３５年交通部将“圕”字列入电报号码中,这是

对“圕”字的最好确认.值得注意的是,此后图书馆

界先后两次提议将“圕”字列入电报号码中.１９３９
年,中华图书馆协会第四次年会上,严文郁提出“请
协会转呈交通部将‘圕’一字列入电报书内以利电讯

而省费用案”,“于震寰报告‘圕’字交通部已于民国

二十四年编入明密电码新编书中此案不必讨

论[２６].”１９４１年,上海图书馆卡片表格用品及书报杂

志供应商中华图书馆服务社,函请中华图书馆协会

呈请教育部转咨交通部,将“圕”一新字编入电报书

内,以利公众通讯之需[２７],以至于中华图书馆协会

专文呼吁,“甚望本会会员及各界注意利用,以资

推广[２８].”
日本以“圕”字取名办刊,中华图书馆协会议决

“圕”字提案及列入电报号码,是对“圕”字的最好

确认.
“圕”字的发明及其确认过程,于此终得厘清!

２　“圕”字的通行状况

杜定友发明了“圕”字之后,直至今天,其使用的

情况如下:

４０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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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１　民国时期的通行状况

报刊方面:
上海图书馆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共收录了两万

多种期刊、上千万篇文献,加上 «新闻报 (１８９３~
１９４９)»«时报(１９０４~１９３９)»«小报(１８９７~１９４９)»等
近代报纸,从上述报刊题名中检索“圕”字,共计使用

２５５３篇,其中近代期刊２５１３篇,中文报纸４０篇.
至于主要载体,见表１.

表１　近代报刊有关“圕”字的使用次数

报刊 次数 报刊 次数 报刊 次数

中华图书馆协会

会报
１６２０

图书 馆 学 季

刊
１８２

天津 市 市 立

通俗 图 书 馆

月刊

８９

武昌文华图书科

季刊
６０

上海 圕 协 会

会报
５７ 图书展望 ５６

中华图书馆协会

第二次年会报告
５６

中国 出 版 月

刊
３８ 浙江圕通讯 ３７

燕京新闻 ３２ 立报 ２０
中国 图 书 馆

声
１７

新闻报 １２
国立 同 济 大

学旬刊
１２ 市师周刊 １１

北平交大周刊 ８ 厦大校刊 ８
无锡 图 书 馆

协会会报
８

中山大学图书馆

周刊
７ 南开高中 ７ 新苗(北平) ６

良友 ６ 辅仁生活 ５
民众 教 育 通

讯
５

同济旬刊 ５ 教与学 ５
农村 复 兴 委

员会会报
５

辅仁 ４
教育学报(北
京) ４ 现代民众 ４

　　从表１可知,图书馆类报刊是使用“圕”字的主

要载体,其中,«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»最具典型性.
数十家有关图书馆的报刊的使用,显示出图书馆界

对“圕”字认同的广泛性.
就年度而论,上列报刊１９２７~１９２９年间５１篇,

１９３０~１９３９年间１９８９篇,１９４０~１９４９年间５１３篇.
再看«申报»,全文检索“圕”字,合计１２０次提

及,其中１９２９年２次提及,１９３０~１９３９年间６１次提

及,１９４０~１９４８年５７次提及.最早提到“圕”字的

是１９２９年１月３１日的«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之第

二日»,写道:“杜定友提采用‘圕’新字案,议决通

过”[２９].１２月１４日有广告也采用了“圕”字:“自十

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九年一月十三日”期间,“优
待圕,照实价八折又八五扣,无赠.平时所持之八折

劵暂不用[３０].”
«大公报»合计９０次提及“圕”字,其中１９２９年１

次,１９３０~１９３９年间６７次,１９４０~１９４９年间２２次.
和«申报»一样,最早提到“圕”字的是中华图书馆协

会通过杜定友提议的“采用‘圕’新字案”[３１].
综上可以看出,“圕”字的使用在报刊领域主要

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,２０年代很少,４０年代次之.
图书方面:
“圕”字在民国时期图书领域的通行状况,相较

于期刊要少许多,代表性的图书有:
(１)金敏甫编«中国现代圕概况»,广州圕协会,

１９２９年.
(２)宋景祁著«中国圕界名人录»,瑞华印务局,

１９３０年.
(３)中华圕协会执行委员会编纂«中华圕协会第

二次年会报告»,中华圕协会事务所,１９３３年.
(４)«复旦大学圕图书目录»,１９３３年.
(５)杜定友«圕表格与用品 附商务印刷所圕部

目录»,商务印刷所,１９３４年.
(６)徐 旭 著 «民 众 圕 实 际 问 题»,中 华 书 局,

１９３５年.
(７)杜定友编«普通圕图书选目»,中华书局,

１９３５年.
(８)杜定友编«圕学讲义大纲»,１９３７年.
(９)浙江省地方行政学会编«地方行政圕藏书目

录»,浙江省地方行政学会,１９４１年.
(１０)杜定友编«圕管理程序»,广东省立图书馆、

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,１９４２年.
(１１)杜定友编«国立中山大学圕学讲义».
(１２)陈峥宇«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圕中日文书

目».
(１３)李钟履«北平协和医学院圕馆况实录».
此外,杜定友还另著有«圕分类法»«圕目录学»

«圕选择法»«圕学概论»«圕学辞典»等[３２].
一些出版机构也设有专门的圕部,如商务印书

所等[３３].
需要强调的是,１９３２年５月初版、教育部公布

的«国音常用字汇»收有“圕”字,解释为“‘图书馆’之
略字”[３４].

至于那些没有“圕”字的图书,在图书馆也有可

能被加盖带有“圕”字的馆藏章.如１９４６年“杜定友

５０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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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广东省立图书馆,在图书加工时,发现图书加盖馆

藏章,有些图章因面积大,既费印泥,又有污及字、画
之虞,于是他特设计出仅有指甲大小的‘廣圕’藏书

印(直径１．５厘米),阳文圆形,字画简洁对称,非常

美观.”[３５]①杜定友曾说:“藏古书几十万册,印泥也

是一笔很大的支出.这是当代图书馆学者所没有注

意到的.”[３６]几十万册藏书,就有几十万个“圕”字

加盖.
２．２　新中国成立后的通行状况

报刊方面:
新中国成立初期“圕”字在报刊领域的使用,初

始以«文物参考资料»杂志为代表.该刊设有专门的

图书馆、博物馆介绍专栏,“图书馆”三个字就是以

“圕”代替.在１９５０~１９５１年间,该刊在提及“图书

馆”时,多以“圕”代替.如１９５０年«东北区图书馆工

作者暑期实习班总结报告»一文摘要:“东北图书馆

此次利用暑假期间举办了图书馆工作者暑期实习

班,参加者有沈阳,哈尔滨,吉林,辽东各地图书馆人

员,包括公立圕三个单位,机关圕十七个单位,学校

圕三十四个单位共六十人.”[３７]又如１９５１年«关于

西文书的标题目录»一文摘要:“近代西洋的,尤其美

国的图书馆学传入中国后,我国各圕的西文书编目

或整或残地搬用着美国圕的整套编目法.法字典式

目录是美国圕搞出来的新花样,当然也被我国袭

用着[３８].”
１９５４年,«浙江图书馆馆刊»载文«新建小型圕

怎样进行编目工作»,其前言写道:“圕,乃是搜罗一

切或一些人类文化在科学、技术、艺术和文学各方面

所创造出来的精华之记载,用了最科学、最经济的方

法,整理它们,保存它们,以便利广大群众使用,并进

而主动地帮助他们接受为完成新社会建设事业所必

需之知识的文化中心.由于这一个特质,就规定了

圕的工作,是必然有它一些特定的步骤、过程和方法

的.圕工作者为了能够很好地达到上述的目的和完

成上述任务,就必须深切地了解和学会它们,即是说

必须学会做好圕的基本工作[３９].”
１９７９年,«读书»杂志上刊登了范玉民的文章

«“圕”必须四门大开»,称:“几十年前(究竟多少年我

没有考证过),有人建议将‘图书馆’三字缩写成‘圕’
一个字.这事未见流行,因一个字读三个音,大家不

习惯;建议者无疑是出于好意,但却变成了一个不幸

的预言,‘圕’真的一度变成囚禁图书的监狱[４０].”
１９８７年,«图书馆杂志»第４期刊登了钟宁的文

章,认为“圕”是“藏书楼的古朴定义”,而“现代图书

馆是时、空都开放的动态平衡系统”,因此主张将

“圕”字下面的一横省去,“字形不失原义,新义明显:
藏书楼转变为现代的开放的文献信息中心”[４１].

２００９年,«合肥晚报»转发了来自台湾的一则消

息:一个“囗”中间一个书本的“书”,这个字你会念

吗? 其实“圕”念做“图书馆”,一个字有三个音,相当

少见,这个字在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颁奖典礼上考

倒了许多人,就连教育主管郑瑞城都坦承不会念,连
忙查字典恶补.台湾师范大学的老师陈廖安说:“囗
代表图书馆的范围,‘圕’当初设定就是图书馆的意

思,若是 圕 字 下 面 少 掉 一 横,这 个 字 就 念 做 ‘图

书’[４２].”
近几年来,围绕着“圕人堂话题”,«图书馆报»先

后发表了３０多篇文章,内容涉及图书馆的多个方

面,“圕”字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,为业界所关注.
«图书馆报»之外,«闽南日报»«中国研究生»«图

书与情报»«大学图书馆学报»«高校图书馆工作»«山
东图书馆学刊»«中国教育信息化»«河北科技图苑»
等报刊也围绕着“圕”的主题刊发了十多篇文章.

图书方面:
书名带有“圕”字的有１９５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

杜定友«新圕手册»,１９５４年商务印书所圕用品部出

版的杜定友«圕表格用品说明»,２０１６年上海交通大

学出版社出版、陈进主编的«圕梦想之帆———上海

交通大学图书馆１２０周年纪念文集».杜定友编«圕
建筑与设备»未曾出版.

１９５１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、刘子亚辑«图书

馆推广工作的开展»和１９７１年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

有限公司出版、刘子亚辑«图书馆推广工作的开展»,
这两本书虽然书名没有“圕”字,可内容涉及图书馆

的多用“圕”代替,且数量巨大.
１９５０年,金天游编著«图书馆基本工作简本»中

有“介绍苏联圕推广工作的一些经验”的篇章[４３].
２０１４年,王波著«可爱的图书馆学»中就收有为王梅

«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与感性»一书所作的序言,题
目是“圕林盛放一枝梅”[４４].２０１５年,王启云著«图
书馆学散论»第五部分主题就是“圕人堂梦想与实

践”[４５].
辞典类:
１９５５年出版的«同音字典»将“圕”附入“复词的

６０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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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图书馆,中山大学图书馆．杜定友文集(二二)[M]．广州:广
东教育出版社,２０１２:２８８)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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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字”,解释为“图书馆”[４６].１９９４年由冷玉龙、韦一

心主编的«中华字海»是收录汉字最多的大型字书,
书中道:圕是“图书馆”三字的缩写[４７].２００１年,吴
光华主编«汉英辞典(新世纪版)»称,“图书馆”俗作

圕[４８].同年,许嘉璐主编的«汉字标准字典»也提

到,圕是“图书馆”三字的缩写[４９].杜燕认为,现在

我在«汉语大词典»中也发现了这个字,但解释非常

简单.只说:“这‘圕’字当作图书馆三字使用”①.
没有说明这字是属于“合体字”的性质.更没有提到

这字的来源,为什么要“改革简化”? 是谁发明的更

不提了[５０].
此外,还有一些论著提到“圕”字.１９８７年杜燕

说:父亲之所以毕生投身于圕事业,是基于从小头脑

中就有一个分门别类的观念.感到办什么事都需要

有分类的方法,事情进行才能简便顺利.这是一个

很重要的办事方法.所以我的父亲也可以说是———
“一个天生的圕学专家”[５１].２０００年喻丽清著«飞越

太平洋»收有«圕的奇遇»一文:圕,这个字是谁先用

的,我不知道,只知道我上大学时,写到“图书馆”这
三个字就发懒,以后便用了圕来替代.一个大房子

口里面全装上书,不就是图书馆吗?[５２]喻丽清生于

１９４５年,她上大学期间应该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,可
知当时台湾在使用“圕”字.２０１１年,徐国能著«文
字魔法师»提到了“圕”:中文字真像魔术师,让孩子

玩出惊奇、玩出乐趣! 更妙的是,只是一个字,就能

代表三 个 字,你 知 道 (圕)是 由 哪 三 个 字 组 成 的

吗?[５３]同年,殷晓岚编辑«竺可桢全集»亦称,«全集»
所收文献纵亘１９１６~１９７４年,计５９年,历经中国现

代史各个重要发展阶段,其中使用的语言文字,随着

时代 的 变 迁 而 不 断 变 化,如 “图 书 馆”用 为 “圕”
等等[５４].

１９８６年,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、国家标准局推

出了«最常用的汉字是哪些———三千高频度汉字字

表»,本字表是从«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字频统

计表»中抽印的.现代汉语字频统计是中国文字改

革委员会和国家标准局下达的科研项目,由北京航

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

汉字处共同研制.该项成果是从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２年

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亿三千八百万字的材料

中抽样一千一百零八万余字,利用计算机统计的.
其中“圕”字使用了３１１次,频度是０．００２６,累计频次

９７．８４[５５].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,“圕”
字是最常用的汉字之一.

以上就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后“圕”字的

通行状态.

３　对“圕”字的社会认知

自从“圕”字诞生的那一天起,社会各界众说纷

纭、莫衷一是,大致说来,民国时期以认同为主,新中

国成立后否定论有所抬头.
３．１　民国时期的完全赞同观点

从造字之规则条例出发,朱香晚认为,“是字,合
于字例之条者也亭台营寝之属,所谓画省而意

存者也.其圕为图书馆,则郲饶鹿角之属,所谓一字

重音者是也.言立具而方策之事趣约易,国之笔画

不改,正名者必来取法矣.”胡朴安也说:“图书馆作

圕,揆之六书颇合会意之例,口即圍字象图书馆四圍

之壁”[５６]合乎“字例”是认同的依据.
从字形、字音上,陈伯逵指出,(一)字形上之构

造:“口字,象回币之形,具地方之意.中间置一‘书’
字,即命意书之四周,围成馆屋,成为藏书之地方.
则‘图书馆’三字之意,不期然而包含于其中.字之

已成立者,有‘囷’字,囷者,廪也.藏谷之所也.禾

之四周,围以屋,故藏禾之所,即为囷.以此证彼,故
‘圕’在字形构造上,可以成立.”(二)字音之读法:
“吾国字音,固每字只有一音,未有一字同时读二音

或三音者,故多数人以为此字在字音上,不能成立.
但经作者一再搜寻,偶得数字”,如“ ”“读合同”,
“糎”“读米厘”,“此类之字甚多”,“故此字之字音亦

可成立”[５７].受该文的影响,有学生也认为,“圕”字
“是值得研究的,如在‘圕’字学界的撰述,更是极用

待着的.”[５８]

从简写的角度,戴志骞强调,我国图书馆界若采

用“圕”等简写字,“则于用者读者之时间,经济及精

力上,当节省许多也.深望我国圕界同志,群起采用

之.尤愿海内同志,仿杜君先例,而继承此类简写法

焉.”陈伯逵对简写亦颇认同,在他看来,“夫杜子所

以造此字,盖一在节省精力与时间.如写‘图书馆’
三字,须写四十一笔.若用此新字,可省写二十八

笔.若写草书,仅六笔耳.二在节省纸笔墨印刷之

费,其理甚明[５９].”
还有不满足于仅仅发明“圕”字,而要更进一步

者.如容庚发表感言道,“杜定友先生特创圕字以代

‘图书馆’,非特圕之受其赐,即与圕有关者,亦咸受

其赐,其风行可无疑也,余因之有感矣! 吾国名

７０１

“圕”字的发明与使用史探析/苏全有

AnAnalysisoftheInventionandUseHistoryoftheNew Word“Tuan”/SuQuanyou

① 查阅罗竹风主编、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«汉语大词典»,并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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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多为复字,使能应用圕字之理以改革其他复字

则其禆益必更多,甚愿由先生主其事,选出若若

复名词,征求圕人作答,择其可用者为认字书,是亦

新事业之一端也,质之杜先生以为如何?”宋景祁也

“希望国内外同志悉心研究,更有文字上之发明以供

各界之采用”[６０].
此外,另有强调推广宣传者.如朱家骅提出,

“新造圕字虽根据六书,而厥用未广,文告急宣三人

弗识,将成字妖,以此误公,未见其可.”胡怀琛也说:
“定友先生以其所发明之新字‘圕’示余,余曰:此字

简便适用,极好极好,惟余更望定友推而广之[６１].”
完全认同的观点,对于杜定友而言是一个极大

的鼓励.
３．２　民国时期的修补主张

与上述认同意见稍微不同的是,也有提出小补

主张者.
在读音方面,宋乐颜认为应读tuan音:“昨从中

大圕馆周刊内翻出先生之‘圕’新字之商榷,组词再

三,欣喜异常,盖颜每书图书馆三字,已深藏‘欲速不

达之苦’矣,‘圕’字谓者音如何仍照旧读为‘图书

馆’,以之意似不如另发新音读如‘圕’字之上声者,
先为‘图书’二字,切为‘秃’音,再以‘秃馆’切为‘圕’
音,且特‘圕’音亦有‘集而合之’之意也,能如是既免

书者欲 速 不 达 之 苦,亦 去 读 者 一 字 三 音 之 不 顺

口矣[６２].”
海曙主张,此字宜读作“馆”音,以示别于酒菜

馆、殡仪馆、印书馆之“馆”字.音不妨相同,而用途

可以各异,与我国旧时远字之法亦无不合.此字音

一定,教学均可便利[６３].
王鲁门的看法是读“舒”音:“杜子定友新造圕

字,中日通行,敢不拜嘉,例以(六书)为形声字,是用

二字合成一字,口羽飞切,在玉篇古文围字,字汇又

古文国字,古或作方圆之方,今于口内加书字,属(单
式的六书)外形内声,依集韵韵会正韵等合成商居

切,仍音舒.”“与释守温(声母)舌上柔音娘字,通声

商字,来叶书字为等声,居字与书字又为同韵,是以

(双声叠韵)刚柔相切,天然成一舒音,书者舒也,有
舒之则理昭万汇,藏之则典守一室之义,故行声又为

谐声,且合许氏‘以事为名取譬相成’的意思[６４].”
景兰墅主张读“喘”:“圕字读音似嫌太累,虽

具有前例,究属生僻,鄙意不若另创新音,今以

图书馆三字为根据,以图字发音为 T,再以书字承接

为shoo,再以馆字收音为wan,连一气读出则为‘喘’
上 声,以 避 与 团 长 等 名 误 会,贻 人 笑 柄,盖

Tshoowan字上声者在文中较少故也[６５].”
在用途方面,李小缘认为“圕”字“仅可做普通

用”:“惟究应读何音? 有何文字学上之根据? 是非

鄙人所得知.故此字仅可做普通用,于正式文件,似
仍宜将三字写出为佳.鄙意如此,不识高明笑我

否?[６６]”
景兰墅主张将“圕”限制在图书馆界:“鄙见以为

此字之使用似宜加以相当限制,顾君颉刚跋内有‘赞
成在圕内行用’之语,是亦认其为以种术语,无须普

遍的推行也,和文简略乃其本色,单用简字不见刺

目,我国语重偶数乃修辞要点,甚有因只字不悦耳而

加配一字者,其例甚多,何必强同于日本[６７].”
在字体方面,陈援庵提出,“鄙见‘圕’中‘書’可

省从‘聿’,图书二字则从口从聿,图书馆三字则从口

从聿以更简便”[６８].容肇祖认为,“造字以愈简愈

好,‘圕’中書字宜作‘书’,草书正楷不必分也”[６９].
在王鲁门看来,“至于徒省笔画,以圕为国,用于草字

则可用,用于楷书,觉所谓我国楷书草字之派别,与
欧西之大楷小楷,大草小草,方法上易滋疑虑”[７０].

在内容方面,马太玄认为,“圕以代图书二字,在
文字学上似尚欠妥”.他主张将“圕”字中“口”
的右边竖道去掉,“则有书在架之意”[７１].汤因力主

将“圕”作为图书的缩写:“圕———它是图的口与书拼

合而成,因此如用它做图书的缩写,似比图书馆更适

当,而前者应用的范围也比后者广,文字方面又觉自

然;例如:‘一万册圕的图馆’比‘一万册图书的圕’为
更明白合理[７２].”

对于社会各界的反应,杜定友也有予以回应的,
如对于郑启中１９３２年在«良友»上发表的«复音字»
一文[７３],他评论道:按郑君所言,仅能证明中国文字

拼音之来由,但未能证明一字可以读数音者.“有
之,惟各种简字符号而已.因广为搜集,得如千种.
其读音有二字乃至十数字者,可见‘圕’一字三音,非
不可能也[７４].”
３．３　新中国成立后的否定观点

新中国成立后对“圕”字的否定论者,以季羡林、
曹先擢为代表.

１９５２年,季羡林发表文章,主张随意创造复音

字的风气必须停止.他首先强调,“我们文字结构的

规律是一字一音的”,接着罗举了复音字的缺点:字
音、字形胡拼乱凑,“大大影响了阅读的效率”.具体

到“圕”字,季羡林说,“据我所知道的,第一个这样的

复音字是圕.这个字大概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.最

初大家对这样一个怪字意见很不一致,有的捧,有的

８０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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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对.但因为在书写方面究竟有些便利,这个字终

于行开了,在印刷上也应用起来.随了人民解放事

业的开展,中国语言不可避免地在各方面都有了些

比平常更迅速的变化,出现了许多新词汇、新简字,
也出现了上面举出的新复音字.按照一般语言的发

展规律,在中国这样一个从旧社会转到一个崭新的

社会的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中,语言有了变化,是并不

奇怪的,而且有些变化也是值得我们欢迎的.由于

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空前地提高,学习情绪空前地

发扬,大家听报告,记笔记,感到中国方块字写起来

实在有些麻烦,有些慢,所以大家就把常用的词儿改

编成速记符号似的复音字,目的就在写起来方便,这
是完全可以理解的.而且作为速记符号这些新复音

字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.”“但是根据上面已经

说过的理由,这些小小的作用同它们破坏中国文字

结构规律引起的混乱不能相抵.这样并不能解决中

国文字中目前存在的问题,对文字改革工作也没有

帮助.为了不再增加混乱和困难,这种随意创造复

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[７５].”
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,曹先擢撰文“完全赞同季先

生的意见”.文章对于“认为这种字符合经济的原

则,值得提倡”的看法,指出,“说得简便一点,一个汉

字表示一个单音节语素,如素、语、节、音、单、个、汉、
示、表等等.圕属于复音词,它表示三个音节,它的

缺点恰恰在于它是多音节字.”“我们知道,文字是用

来记录语言的,用来‘切分’语言的.切分的尺码愈

小,它的组合能力愈强;切分的尺码愈大,则组合能

力愈低.图书馆与圕,从字数上讲３∶１,后者一个

抵上三个,还不经济? 这是表面现象.我们要注意

两点:第一,图、书、馆三字可以去构成很多的词
而圕已经是一个词组了,它大于词,自然不可能用它

去构词.第二,汉字如果以词、词组为造字单位,可
以设想:汉语里数以万计、十万计、百万计的词、词
组,该要造多少个汉字才能满足需要! 这些字

没有再生能力,一个字只能派一个用场,该是何等的

不经济.”作者还从文字流传的角度分析道,“像圕这

样的字,古已有之,但始终是短命的,未得流传下

来.”“创造这些字可能有某种需要,然而,从文字的

整个系统看,是毫无价值可言的,因此,统统没有流

传下来.近代有几个用得比较长久的复音字,是表

示英制等单位的现在也不用了,这种大尺码的

字,不去使用它,并不足惜.”最后作者得出结论:这
种“合 体 简 字”是 想 当 然 的 产 物,它 不 可 能 有 生

命力[７６].

季羡林和曹先擢的意见并非个案,这从当代主

流通行的各种知名字典、词典、辞典大多数不收“圕”
字即可看出.

以上所述社会各界对“圕”的肯否认知,就时段

而言,民国时期亦有反对的声音,如许地山在１９４１
年从认同拼音文字的立场出发,认为现在有人用

“圕”表示“图书馆”,一个字读成三个音,若是这类字

多起来,中国六书的系统更要出乱子[７７].新中国成

立后,也有认同的声音,如杜燕在１９８７年说:“我认

为这样的改革,创新,在圕历史上是必要的.也是历

史发展所必然的趋势.这给圕工作中带来了多少方

便啊! 我们现在提倡‘简化字’,这是为什么呢? 不

也是为了在工作上抢速度吗? 因此父亲这样的创造

发明是值得我们重视,也更值得我们回忆的.父亲,
您在圕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的一页!”[７８]大致说来,民
国时期“圕”字的使用比之新中国成立后,要更为广

泛,当无异议.
时至今日,“圕”字仍然存在,几近百年.它作为

与图书馆界关系密切的一大创造,对我国乃至东邻

日本都产生了很大影响,简单的否定决不足取,而且

其在文字学、图书馆学、社会学乃至经济学等层面的

意义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.毫无疑问,“圕”字在

未来当会继续发挥作用,并升华出新的意义和影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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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AnalysisoftheInventionandUseHistoryoftheNewWord“Tuan”

SuQuanyou

Abstract:Whendidtheword “圕”(Tuan),whichwastheacronymforthe“library”beinvented?
Therearedifferentopinions．Roughlythetimewasconceivedin１９２４orseveralyearsbefore,andtheexerＧ
ciseofDuDingyouin１９２６becameclearer．Thedrivingfactorofinventionistosavewritingstrokes．Inthe
late１９２０s,itwasrecognizedbyJapanandChinas“ChinaLibraryAssociation．”Theuseoftheword“TuＧ
an”haslasteduntilnow,withthe１９３０sbeingmorepopularandlessinotherperiods．Thesocialcognition
oftheword“Tuan”ismainlyintheRepublicofChina,whilethenegativetheoryhasbeenraisedafterthe
foundingofthePRC．Inthefuture,theword“Tuan”willcontinuetoexist,whichwillproduceneweffects
andsublimatenewmeanings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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